
人文2025年12月17日 星期三
主编 胡敏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胡颖 但雯婷 制图 朱正非 校审 王志洪 黄颖1010

涪陵八景今何在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冉启蕾

涪州大地，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地灵
人杰。

因乌江古称“涪水”，巴国王陵多建于
此，涪陵故名“涪陵”，后建州于此，更多人
喜称它为涪州。涪州修志始于清康熙年
间，为邑人刘之益等纂修；其后冯懋桂等
曾重修；清乾隆、道光等年间，专门有修志
官进行续修。千百年来，智慧博学的涪州
人将涪陵的志书一代代修编下来，从未间
断，其中涪陵八景更是引人注目。

如今，人们遗憾地发现，曾让涪州人
骄傲和自豪的涪陵八景，有的因环境变
了，有的因地名改了，很难准确地寻觅到
它的踪迹，再也难得一睹它的芳容。今重
提涪陵八景，是想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
记住那些饱含乡愁的老地名。

黔水澄清

乌江古称涪水，在涪陵汇入长江。由
于源头来自贵州，故又名黔水，这是至今
涪陵仍保留完整的景观之一。

《涪州志》记载：“凡水(乌江)所经皆
岩乱石，所会皆清流山泉。故常渊澄清可
鉴毛发，春涨方兴，与蜀江会于城北，一碧
一红，合流数里……”如今看来，乌江的澄
清，除来自千里青山中的清流山泉外，还
与流经广大的石灰岩地区分不开，因为石
灰岩有净水的作用。乌江的特点是绿，任
何时候都是绿色的，绿水青山令人赏心悦
目，也让人心醉。

涪陵城地处长江和乌江的交汇处，长
江水和乌江水在此交汇后滚滚向东流淌，
即便是春夏季节的洪水期，无论洪水再大
再猛，乌江水永远都是碧绿的。如今，人
们站在涪陵两江广场栏杆处，或伫立于长
涪汇滨江长廊上，都可以把黔水澄清尽收
眼底。

桂楼秋月

现在的涪陵人，都知道有个秋月门，但
知道此处曾有桂花树、桂花树旁有望月楼

的人却不是很多。那时的桂月楼是涪陵最
繁华的地方，是涪陵的文化、经济中心。秋
天的夜晚，人们聚集在此，喝茶、聊天、赏
月，很是惬意。于是，早在清康熙年间就自
然成了涪州八景之一——桂楼秋月。

如今，随着旧城改造，当年的秋月门
已被开发成高楼大厦，仅留有一台地，取
名为秋月台，供人们观景怀古。城内有不
少商家仍在沿用秋月元素作为招牌，“桂
楼秋月”并未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荔圃春风

荔圃，指涪陵城西长江边上的荔枝
园。清乾隆年间，每到春天时节，整个园
子一望无际的荔枝花竞相开放，香味沁人
心脾、千姿百态的蝴蝶翩翩起舞、和煦阳
光令人流连忘返，这里是涪陵人最向往的
地方。因此，荔圃春风成为涪州八景之
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
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晚唐诗人杜牧的咏史绝句《过华清宫》，千
古传诵，老幼皆知。当地人都知道，涪州
荔枝才是真正的“妃子笑”。

长江边上的荔枝园早已荡然无存，但
文人墨客留下的千古诗句还在传颂。如
今，当地政府花大力打造荔枝文化，在距
离原荔枝园十数里的南沱镇睦和村建起
了新的荔枝园，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与文
旅结合的一个新亮点。2023年6月，当
地在原荔枝园的旧址（现涪陵江南公园）
立起了一组巨大的荔圃春风牌坊，上面刻
有从全国征集来的楹联，旁边塑有多组关
于荔圃春风的铜质雕像，一些有关荔圃春
风的舞蹈、诗歌、音乐作品也相继问世，寄
托着人们对荔圃春风的满腔情怀。

白鹤时鸣

人们都知道涪陵滨江路上有个白鹤
梁水下博物馆，但却不一定知道它的来
历。在远古时期，当地百姓看好的不是那
里的水纹，而是那里的白鹤——每到黄昏
时分，成千上万只白鹤聚集在那道石梁

上，发出的鸣叫声传至数里之外，于是这
里便成了涪州的一大景观。之后，著名诗
人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在石梁上
留下大量诗赋，使白鹤时鸣更加闻名。

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白鹤时鸣”已
永远沉入江底，但游客仍可走进白鹤梁水
下博物馆，通过水下廊道和玻璃罩，观看
到白鹤时鸣的景观。那组白鹤时鸣石刻
仍清晰可见，目前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正在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白鹤时鸣也会永远保
留下来。

鉴湖渔笛

鉴湖是白鹤梁与长江南岸之间的一
段水域，常年平静如镜，与另一面奔腾咆
哮的长江水形成鲜明对照。鉴湖环境清
幽，风光绮丽，打渔人吹着笛子满载而归
的情景让人向往。鉴湖渔笛与白鹤时鸣、
北岩胜景等名胜交相辉映，曾是水陆旅游
景点比较集中的地方。

如今，鉴湖渔笛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
失，岸上只留下一块牌子——“鉴湖渔笛
原址”。两年前，涪陵舞蹈家协会创作演
出了一台诗舞剧《神话白鹤梁》，有一幕是
专门描绘鉴湖渔笛的，唤起了人们对鉴湖
渔笛的无限遐想，受到一致好评。

铁柜樵歌

铁柜指铁柜山，今名北山坪，在涪陵
城长江北岸，与涪陵城一江之隔。据南宋
《舆地纪胜》载：“铁柜山在州北五里，屹置
如柜，相传武侯即屯兵于此，故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柜山变成了森林，
那一带是樵夫们打柴的好去处，傍晚时分，
他们满载而归，悠闲的山歌夹杂着运柴的

号子声，由近及远，形成了一道风景。
如今的北山坪森林茂密，植被保存完

好，山脚下的点易园已修缮迎客，山顶上
也搞起了旅游项目。

松坪列翠

在涪陵区长江对岸的北山坪山上，岩
顶松屏列翠，岩畔悬泉飞瀑，岩侧翠竹万
竿，这就是涪州八景之一的“松坪列翠”。
从前，这里森林茂密、高松排云，宛如一道
翠绿的天然屏风，有一种秀丽雅致的自然
美，还留下过许多美丽的传说。

松坪列翠保护得较为完好，如今景致
依然可见，是人们春游、秋游的好去处。

群猪滩吼

群猪滩在涪陵城东五公里的长江
中。秋冬枯水时，水落石出。在群猪滩，
长江两岸及江中巨石堆叠，其色黑如猪
状，或蹲或卧，如怒如奔，无奇不有。每到
长江涨水季节，江水咆哮如凶猪般吼叫，
远在城内的居民都能听到吼叫声，令人惊
心动魄。

1949年后，为发展川江的航运事业、
拓宽长江航道，长江委批准炸礁扩道，那
些如黑色猪状的礁石被炸毁后永沉江
底。如今，群猪滩吼的景点虽已不在了，
但换来的是畅通无阻的川江航道和平湖
的碧波荡漾。

江津有着1500多年的建县史，其间
有两人曾三任江津知县，国璋便是其一。

国璋是清朝蒙古镶白旗旗人，京旗赓
良佐领下监生。在当时，他算是难得的清
廉而又精明的“县大老爷”。同时，他还是
一个善治印的书法家。书家廉吏两相宜，
这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三任江津知县

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国璋第一
次任江津知县。他第一次到江津任职的

时间虽不到两年，但颇
有 政 绩 ，被 称 为“ 能
吏”。同治十三年底，他

移官他县。
第二次任江津知县时，国璋做了一件

功德无量的事，促成了聚奎书院的建成。
后来，聚奎书院发展为聚奎中学，成为百
年名校。

清光绪三年（1877年），国璋以重庆盐
务官员的身份来到江津县（今江津区）白
沙镇。他对白沙盐商邓石泉出资兴办的
聚奎书院大为赞赏，但书院因经费困难已
半途停顿。国璋和邓石泉一起到黑石山
了解情况。邓石泉半开玩笑地说：“如果
以后你再任江津知县，希望你这个父母官
多多扶持。”国璋回重庆时，邓石泉送他到
码头，再三请求国璋把修建聚奎书院一事
放在心上。

这话还真被邓石泉说中了。三年后，
国璋第二次调任江津知县。上任不久，他
察看了仍在停工的聚奎书院，决心支持办
成聚奎书院。第三天，他亲撰了一篇为聚
奎书院劝募的文章，最终募集白银五千余
两，并命刘炳森为监工，重修书院，院舍很
快竣工。

在江津知县任
上，国璋勤政廉洁，
秉公断案，严惩贪
官。他查到县衙粮
房小吏梅魁贪赃枉
法，揭开了一桩窝
案。没收梅魁在郑
家坡、白鹤井等地
的田产，作为聚奎

书院和县城几水书院的办学基金，聚奎书
院终于建成。不想第二年年底，国璋再次
调离江津。

十年后，国璋第三次任江津知县。他
体察民情，裁讼公允，劝民农桑，特别重视
教育。曾“捐廉八百余金”，在高牙场仙池
坝购置“仰天窝”学田，对成绩优秀的读书
人课以重奖，被学子称为“国公课”。两年
后，他第三次调离江津。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国璋卒于
四川内江县任上，时年61岁。江津百姓
得知噩耗，无不痛悼。百姓将其牌位列入
东门外莲池旁“遗爱祠”，钟云舫等人纷纷
撰写挽联悼念。

治印警醒自己

国璋不仅为官清廉，而且诗书传家、
爱好金石。其父庆云(江西盐法道)、伯父
庆安 (河南开封府理民同知)、弟弟国炳
(内阁侍读学士)和国裕(清光绪癸未科进
士)皆以书法闻名。国璋的书法学自著名
书法家苏灵芝，颇有建树。

2008年，笔者在媒体上发表关于国
璋的文章后，上海某著名医院医学博士赵
永国给我发来了国璋治印的照片。赵家
与国家是世交，赵博士与国璋后裔交往甚
密。赵博士说，此印是国璋第三次任江津
知县时的作品。

此印篆字：“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京江国
璋録。”

译成白话文就是：衙吏不畏惧我严
厉，却畏惧我清廉；百姓不服气我的才能，
却服气我的公正。我公正了，那么百姓不
敢怠慢；我清廉了，那么衙吏不敢欺侮。
公正产生严明，清廉产生威信。

其实，这段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
箴，为明永乐年间理学大师曹端和天顺年
间清官年富先后创作而成。国璋能以此
治印，时刻警醒、反省自己，作为一名封建
社会的官吏，实属难能可贵。

被误解为姓江

此印最后五个字“京江国璋録”，曾引
发了一些误解。

我收到赵博士发来的照片，邀请江津
著名文史专家罗昌一先生一同欣赏。罗
昌一曾任聚奎中学副校长，罗老先生对我
说：“国璋姓江，叫江国璋。”不过，我对此
有不同看法。

国璋是个廉吏，也是一个徐霞客式的
文人，著有《峡江图考》《重庆府治全图》
《江北舆地全图·题识》等。因其家族驻防
京江（今江苏镇江），且京江又是他籍贯所
在地，所以他常依当时习惯，行文落笔时
常在姓名前加上籍贯。所以，他在印后署
名为“江国璋录”。

同样，在《峡江图考》中，他的落款也
写作“光绪十有五年嘉平月京江国璋识于
彝陵差次”。在《中国边疆图籍录》《长江
上游航道史》《舆图要录》等书中，均署名

“江国璋”。
如此一来，便误导了不少人，给国璋

加上了一个“江”姓，误成了“江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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